
6月16日下午，一场打破认知的
讲座在四川师范大学举行——2026
名人大讲堂第三讲、全系列第八十讲
在此开讲。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教授、三星堆研究院学术院长孙华，
以《三星堆-金沙与夏商周的关系》为
题，为现场师生和广大网友深入解读
了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三星堆是不
是独立于中原之外的“另类”文明？

讲座伊始，孙华便点出了一个人
们常有的“错觉”：三星堆那些造型奇
异、极具视觉冲击力的青铜像，在提
供海量历史信息的同时，也容易造成
某种视觉或认知上的误导。人们常
常不自觉地将这些在特殊祭祀场所
使用的器物，当作三星堆人普遍的生
活用品，并由此得出三星堆文化完全
有别于中原夏商周文化的结论。

“这是以偏概全。”孙华说，三星
堆之所以让人感觉如此特别，是因为
它集中出土了大量宗教祭祀相关的
器物。但这并不是三星堆的普遍面
貌，而是它极其特殊的一面。事实
上，它与同时期的许多遗址一样，同
中原地区保持着持续不断的交流与
互动，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
的宏大格局。理清三星堆-金沙与中
原夏商周王朝的关系，对于全面、准
确地认识三星堆至关重要。

带着这样的视角，孙华教授从成
都平原的远古历史讲起，带领听众一
步步走进三星堆-金沙与古蜀国、古
史传说的奇妙世界。

古蜀国往事
三星堆-金沙与古史传说有何关系

孙华从成都平原及四川盆地的
环境变迁出发，描绘了一幅生动的历
史画卷。他指出，如今富庶的天府之
国，在公元前3000年前还是一片不大
适宜居住的原始森林，先民们主要生
活在周边山地。这恰好与四川古史
传说中，蜀人先王“蚕丛”居住在岷山
石屋中的记忆相吻合。考古发现表
明，成都平原最早的一批先民中，有
一支就是从川西北山区南下的黄河
上游马家窑文化后裔。

大约公元前3000年前后，人们开
始持续南迁，从平原的边缘地带逐渐
深入到腹地。到了公元前2500年前
后，来自长江中游地区的人群也移居
至此。他们共同披荆斩棘、开垦农
田，留下了著名的宝墩文化，成都平
原由此进入了古城林立的时代。

“成都平原不大，资源有限，这么
多族群同时在此生息，对资源和财产

的争夺便在所难免。”孙华分析道，正
是在这种激烈的竞争背景下，三星堆
集团最终脱颖而出，统一了成都平原
和四川盆地。

如今学界已达成共识，三星堆遗
址是一处包含宝墩文化、三星堆文化
和十二桥文化3个主要时期的中心遗
址，年代跨度从公元前2500年到公元
前900年。孙华说，在三星堆文化末
期，这里曾发生过严重动乱，很可能
是一场战争，导致国家的宗教祭祀场
所被严重破坏。动乱平息后，三星堆
人便在护城河外找到一处地方，将那
些被毁坏的祭祀器物郑重地挖坑埋
藏，便形成了如今令全世界为之惊叹
的三星堆祭祀坑。

金沙遗址是继三星堆遗址兴起
的成都平原的中心遗址，也包含了3
种文化：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新
一村文化，其中以十二桥文化为主
体。遗址年代在公元前1200年至公
元前500年，其中作为中心聚落的年
代是公元前1100年至公元前900年。

孙华提到，三星堆文化阶段的国
家很可能是文献中的古蜀国，但尚缺
直接证据。到了金沙时代，十二桥文
化属于古蜀国则已得到了考古材料的
证明。他举例说，文献记载古蜀国曾
参与周武王伐纣的牧野之战，是“西土
八国”之一。而在周人发祥地周原，考
古学家不仅发现了具有十二桥文化风
格的器物与周文化器物共存，还在周
原甲骨文中找到了周王朝与“蜀”交往
的记录，印证了文献记载。

不过，这段密切的“盟友关系”在
公元前900年左右遭遇变故。孙华介
绍，随着古蜀国与周王朝关系恶化乃
至断绝，无法获得中原新技术和新艺

术补充的古蜀文化出现了“滞后”现
象。同时，内部族群的长期冲突也迫
使金沙都城被放弃，古蜀文化发展进
入了一个低谷期，这便对应了古史传
说中蒲卑即杜宇的时代。

孙华总结道，从三星堆到金沙，
前后跨越宝墩、三星堆、十二桥和新
一村等诸多文化，与古史传说中的五
帝时代和夏代、历史记载的商代和西
周相始终。比如，李白诗中著名的

“蚕丛”与“鱼凫”，就分别对应着营盘
山文化到宝墩文化时期，以及十二桥
文化时期。

大量证据印证
三星堆-金沙与中原密切交往

三星堆经历了多个文化时期，生
活在这里的族群是自然延续还是另
有变迁？经过多年研究，孙华认为，
三星堆文化的形成，有外来因素介
入，很可能伴随着战争。正是这些外
来族群，带来了新的葬式、技艺和日
用器物的变化，也导致了原先聚落的
废弃和新都城的兴起。

而这些外来族群，极有可能就来
自中原。三星堆文化前期大致对应
中原的夏代末期到商代前期，这一时
期的陶器中，二里头文化的因素非常
浓厚。孙华指出，这些文化因素的传
播路径很清晰，沿着甘青地区一路到
四川盆地，都有类似的陶器风格出
现。不仅如此，他还透露了一项北京
大学黎婉欣博士的最新研究：三星堆
人与二里头人可能拥有相同或相似
的崇拜对象。

到了三星堆文化晚期，它又受到
商文化的显著影响，青铜器数量剧

增。公众印象最深刻的，实际上正是
三星堆文化晚期的景象。

同样，金沙遗址也处处展现着丰
富的中原文化因素。孙华提到，随着
周人和蜀人交往日益密切，大约在商
代末期，跨越秦岭的蜀道已初步开
通，在蜀道沿线，考古学家常常能发
现十二桥文化陶器与周文化陶器共
存的生动场景。金沙遗址出土的小
铜立人像，其辫发和姿态都与三星堆
的大铜立人像一脉相承，而相似的小
铜立人像，也在陕西关中地区的渔国
墓地中被发现，成为周、蜀两国一度
关系密切的珍贵实物见证。

双向奔赴
三星堆-金沙对中原的影响

文化交流向来不是单向的。孙
华强调，三星堆-金沙同样对中原产
生了影响。

首先，这里的人们用青铜构建了
一套基于太阳神崇拜的宇宙观，例如
太阳神鸟的崇拜、东西双树和十日轮
值的宇宙体系，这在中国传统宇宙观
中是最早的实物见证。太阳鸟和太
阳双树等元素，最早的原创者并不是
三星堆人，但来自长江中下游的这些
元素却在三星堆得到整合，并最终在
战国秦汉时期被文献记录下来。

孙华还举了一个极为有趣的例
子——投龙仪式。古人将心愿写刻
在玉版或金简上，绑在金龙上，投入
山川水中，希望通过神灵上达天帝。
过去学者们将其源头追溯至汉代或
战国晚期，但三星堆文物上的“国王
乘龙”形象表明，这种仪式有更为古
老的渊源，源头很可能就在三星堆。

最后，三星堆-金沙古国还贡献
了一种影响深远的“法天”都城规划
思想。孙华描绘道，大约在三星堆文
化晚期，古蜀人扩建都城时，形成了
以横穿城区的河流象征天上银河、西
北为行政区、西南为宗教区的布局。
这种“法天”思想被后来的金沙城、古
成都城所继承。秦灭蜀后，秦国更将
其运用到新咸阳城的扩建中，使其最
终成为中国古代两大都城的规划思
想之一，深刻影响了后世秦汉乃至隋
唐的都城建设。

孙华最后总结道，三星堆受到了
中原影响，但当三星堆-金沙的古蜀
人消化了中原的因素后，又形成了自
己的创造，这些创作也反馈到了中
原，对中华民族文化也有独特贡献。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徐语
杨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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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金沙从未脱离夏商周的“朋友圈”
孙华教授做客名人大讲堂，讲解古蜀国往事

孙华教授：“博物馆热”将成为常态
名家会客厅·对谈

成都平原，鸭子河畔，一座庞大
而恢宏的建筑拔地而起，朝着三星堆
遗址的方向“深深凝望”，这就是象征
着“古蜀之眼”的三星堆博物馆。如
今，无论是假期还是工作日，该博物
馆里总是人潮如织。来自天南地北
的游客穿梭于展厅中，在文物展柜前
驻足凝视，久久不愿离去。

6月 16日下午，2026名人大讲

堂第三讲在四川师范大学举行。在
讲座的对谈环节中，北京大学考古文
博学院教授、三星堆研究院学术院
长孙华与主持人海光谈到了如今已
成常态的“博物馆热”现象。孙华表
示，以前博物馆门可罗雀，现在不少
热门博物馆“一约难求”。“我认为，主
要有两个原因。首先，随着全民教育
和全民文化水平的提高，人们已不满
足于在课堂等一些传统渠道中去获

得知识。”
孙华教授提到，越来越多的观众

希望走进博物馆、艺术馆，去看看从
数千年前一直流传到当下的文化实
物。“过去，有些人可能不一定能看
懂，但随着文化修养的提高，他们逐
渐能看懂和领略。”

“其次，传播载体的改变也助力
了‘考古热’。”孙华提到了三星堆“一
醒惊天下”的1986年，当时三星堆1、

2号坑的发现引起了考古界的轰动，
但彼时的传播以平面媒体为主，普通
大众对三星堆的关注远不如当下。

“2020年三星堆新一轮考古发掘中，6
个新祭祀坑被发现。这时就完全不
一样了，网络直播引发了全民围观，
通过媒体的宣传，很多观众包括孩子
们逐渐喜欢上了这些文物，也喜欢上
了历史。”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李雨心

6月16日下午，孙华教授做客名人大讲堂，解析三星堆-金沙与夏商周的关系。


